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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玛潘多，藏族，鲁迅文学院第
八届、第二十八届中青年作家高
研（深造）班学员，供职于西藏日
报社，现为西藏作协副主席。作
品曾刊于《文艺报》《民族文学》
《长篇小说选刊》《作品》《国家地
理杂志》《西藏文学》等，部分作
品被译成英文。有作品曾入选
《追寻她们的人生》《中国城市巡
礼》《西藏行吟》《西藏的女儿》及
民族文学杂志社成立30周年优
秀文集等。出版有长篇小说《紫
青稞》，并被翻译成藏、英文出
版；散文集《云中锦书》。曾获第
六届西藏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
《民族文学》年度小说奖。

高原上的紫青稞——评尼玛潘多的小说创作 □徐 琴

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

她静出了一种声音
□贺小晴

看见尼玛潘多的第一眼，你肯定不会与她

搭讪。不是因为她沉默，而是因为她的沉默传给

你一种信息，她是不需要跟你说话的，你若开

口，要么打扰了她，要么很可能自讨没趣。

后来开会相互介绍，她说：我叫尼玛潘多，

来自西藏。大家可以叫我潘多。除却必要的信

息，没有多出一个标点。我便仍以为她安静着，

几近无话。只是，她的声音轻微明亮，与她的沉

默形成强烈反差。于是，潘多的名字便记住了。

许是她安静得彻底，倒给我一种踏实的感

觉。仿佛人虚弱时，要靠住墙。在这个新加入的

环境里，人无论自觉不自觉，都在下意识辨识气

场，靠近同类。我们的对话是从电梯里开始的。

狭窄的空间里，灯亮着，彼此都近得不容忽视。

我便问她饭菜可合胃口，她说挺好，已经长了四

斤了。我哇哇叫，为她的“收获”表示担心。她的

反应倒很平淡，又多少有些模糊的担忧。我们便

约好一起走路。

那天起，每到黄昏，我的电话准时响起。我

们在电梯口碰面，一起下楼，一起穿过大厅，钻

进黑口袋般的夜色里。

在夜色里极快地走，我们彼此无话。但我知

道，我的无话是因为步子急，顾不得说话，潘多

的无话则是安静，是她的本意。奇怪的是我一点

不觉得沉闷、压抑，反倒觉出了一种异样而由衷

的舒服。

走得久了，话自然有，却不是无话找话。那

时候我从未读过潘多的文字，对她的写作一无

所知。但我知道她的《紫青稞》，出版之后受到强

烈关注。我便提到许多写西藏的书，那些“拉飘”

“藏飘”什么的，印象中，只要在西藏驻足过，就

能写出几本漂亮的书，有些还挺卖座。便问她的

小说都写什么，她轻淡地说，她写的是她认识的

西藏，一个真实的生活着的西藏。

我仿佛知道她在说什么，又不甚明白，却不

多问，因为深知她是一个很难得用嘴把事说深

说透的人。

然而用行动，她却能将事做到让你傻掉的

份上。那天接到潘多的电话，确知我在，说要过

来，并不说原因。打开门，她提着一只大纸袋，进

门来，纸袋里又是两只大盒子。她将盒子一边往

外拿，一边说，她去超市了，买了一些五谷杂粮，

磨成粉。都是现磨的，而不是现成品。我惊得不

轻：你去现磨的？她不接话，只道，担心味道不合

胃口，又买了一盒伴侣。她指着那只粉红色的盒

子说，这盒是伴侣，吃杂粮粉时，拆一包和上，味

道好些。我定定地看着她。她又道，依然的轻声

细语：知道你不吃晚饭，给你买了这个。我不再

看她。却不知看向哪里。难得地感到一股潮水，

无中生有冒出来，往眼里涌。

学校要外出社会实践，事先统计谁和谁住，

我便和潘多互看一眼，心领神会。真同了寝室，

我们依然极少说话。除却偶尔一两句家常，别的

我们更没聊过。名也好，利也罢，写作者常有的

那些情绪，那些烦恼困顿焦虑期待……在她从

不涉及，好像压根就不存在。俗世中的话题在她

不必多言，俗世之外的话题又似乎无从说，无需

说。于是只剩下沉默和意会，以及一些简短必要

的日常用语。然而，分明地，我又听见了她那墙

一般厚重结实的沉默背后，有着细小的、隐约

的、潺潺的声音。

感觉很快应验。有一次，聚会上，酒惹翻了

情绪，大家手舞足蹈。潘多毫无悬念地静坐着。

终于大家要她也来一首，唱个藏族民歌什么的。

潘多的眼里开始闪动，光由星星点点，汇成线，

汇成浪。她起身，唱起来。

至今我也不知道她唱的是什么歌，我记住

了那旋律、那音调、那婉转忧伤无法言说的情

绪。那是她家乡的歌，那是她的心在歌唱。后来

我便调侃她：潘多不善于说话，只会唱歌。

例外终于出现。临结业前，有一段，原本约

好的走路时间总不见潘多。问及，她才说，她的

一个女友从西藏来，因为生病，在北京寻医。女

友的病诊断出来，却找不到好的治疗办法。上课

之余，她便陪女友继续寻医。有一天，我们终于

又一起走路，那天的潘多异样极了，一圈又一

圈，一直是她在说，说她的女友……

那个雪天，她一早从外面回来，天还没亮。

她说，女友走了，回西藏去了，她去送女友。

病呢？没法治，回去慢慢养。

说罢，她又恢复了惯常的沉默，不多出一个

标点。

我却看见她眼睛里，星星点点的光，轻轻柔

柔地闪。

鲁院结业回来，读潘多的小说，再度印证了

我对她的感受：她的沉默不是回避，不是坚硬也

不是拒绝，也不是天生沉默寡言，而是有一个世

界，存在于她的内心。那个世界太完整太丰富太

清晰，沉浸其中，她便无暇他顾，也无需他顾。相

反，为了在那个世界里更深更透地沉浸下去，她

需要屏蔽外部的喧嚣，只用自己的方式与外部

连结。

潘多的小说，正如她自己所言，她书写着一

个真实的、生活着的西藏，一个有血有肉、充满

着烟火气息的西藏。在她的小说世界里，有以普

村为代表的西藏乡村，有以普村为视角的对城

市的向往和抗拒，有热烈淳朴挣扎纠结的父老

乡亲，有天灾人祸成功失败坚守逃离苦难奋

斗……尽管应有尽有，但我还是从潘多的作品

中读出了她的着力点，那就是她的那些姐妹，那

些同族女性。那是她小说世界的核，是她打量世

界的孔。

从潘多的小说里，我还读出了那个从高原

深处山村里缓缓走来的女孩，她站在某处，远远

地望着前方的城市，她的胸腔里有一条汩汩奔

涌的河。她决意前行，却充满着惧怕。城市的繁

华精彩与她背囊里沉沉的故乡随时随地撕扯

着、争夺着她。她无法融入，又不甘后退，便只能

选择挺住。支撑她挺住的，就是她借用小说里阿

妈对她说的话：清贫时，没有贪念的人很多，看

着邻里都富了，还能克制贪念，就是圣人啊。

心放平了，路就直了。

也是她对阿妈说的话：即使我的身体到了

城里，我的心也会在普村留着。

因为有普村，潘多的世界便始终有着流淌

的声音，只是别人听不见，便以为她沉默、寂静。

她的强大是罕见的。

□尼玛潘多行走 倾听 书写 ■印 象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自己有诸多的不满意，其中最不满

意的就是性格。一个羞涩内向的人和这个喧哗的社会，和周

遭热闹的人群完全不搭调。有些人先接触了我这个人，再了

解到了我的职业，便会一脸讶异，以至于我自己都深信沉默

寡言的人，不配从事记者这样的职业。然而，职业的抉择并不

如逛街挑衣般简单，在别人的不解中，我倔强地做着沉默的

记者。然而，我庆幸我的沉默并不仅是沉默，我倾听我也思

考，透过一些听到的故事，我用小说的方式，试着探询生活的

本真，竟也获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

然而，我想乘着小胜有所作为时，接受采访任务，进行采

访写作，完成采访任务，工作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占据我所有

的时间，甚至我的节假日，原定的创作计划搁浅下来。我忍不

住抱怨这份工作，抱怨它除了忙碌，没有带给我任何的好处。

但是有一天，我把自己关在书房读着自己的小说时，突然发

现，我写的每个人物，几乎都来自那些忙碌地倾听与行走的

日子，那些神态语气无不印着某个采访对象的身影。我突然

感谢自己有过一段当记者的经历，为自己坚持没有错过这个

职业而庆幸。

记者这个职业让我走遍了西藏大地，看见了许多风光，

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人生与心境，他们

和他们生活的地方成为了我创作的养料。还深深地记得一年

夏天，我在一个叫作地纳的小村庄，参与一个口述史的课题。

我住在村民家里，用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听着那些泛着泪

光、露着微笑的人生。他们的生活和我离得很远，但每次的讲

述却让我感觉彼此亲近了许多，他们毫无保留的信任与鼓

励，让我产生了创作冲动，一个叫“协噶尔”的村庄在我的小

说里诞生。在藏语里，“协噶尔”有白色水晶之意。我希望让一

个个小人物，在这样一个玲珑剔透的村庄里出场，形成一个

系列小说，让读者从他们的故事中看到自己。

去年，我的长篇小说《紫青稞》制作成广播节目连续播

出后，一位听众托朋友捎来一句话：“向您表示最诚挚的谢

意，这是我迄今听到的离我们的生活最近的小说。”后来，

我又得知这是一位年近80、近乎丧失视觉功能的听众，我

感动于他这番评价之余，又为自己为一个孤独的老人创造

了一段美好的时光而自豪，那些行走倾听的日子，显得更加

珍贵。

在两种语言间行走，的确是个费力的活儿，为了在汉语

语境中，为一句藏族俗语找到一个贴切的词语，我也得磨上

很久很久，所以，我的小说总是写得很慢，但我始终相信自

己，不停地行走，不断地倾听，会让更多的人走进我的小说，

经我慢慢地雕琢、刻画，他们会自己鲜活生动起来，走到读者

跟前去，让读者认识千姿百态的藏人，他们不光只是咧嘴大

笑与磕着长头的样子。

在当代藏族女性作家中，尼玛潘多可以说是十分独特的

一位。她以遒劲绵密的现实主义文笔，深入地描绘西藏农村

的生活，揭开了惯常阅读中神秘魔幻的西藏的面纱，让我们了

解到了西藏的世俗生活，触摸那尚未被触摸的灵魂。

尼玛潘多童年时期跟随父母生活在日喀则郊区的农场，

从小对农村的生活有着深入的了解，因此，藏东农村生活在她

的文本中娓娓道来，毫无违和之感。因为是报社记者，她又天

然地对一些重大的题材保持着敏感。工作的繁重使她的创作

并不是很多，然而从这些作品中，也可以窥到尼玛潘多独特的

写作质地。

首先要谈的是尼玛潘多的《紫青稞》。女性作家天然地关

注女性的命运，尼玛潘多也毫不例外，她的一系列作品大抵

可以被称为“女性之书”，然而她又将女性纳入时代的进程，

将鲜被关注的西藏农村变革纳入文学史，这可以说是具有开

创意义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整个中国社会的

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西藏虽然处在祖国

的边疆，传统文化和宗教思想在人们的观念中起着根深蒂固

的作用，但改革开放的潮流也在不断洗涤着旧的一切。现代

文明与古老传统的强烈碰撞，新的时代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

多种文化碰撞的冲突和女性自身主体意识的日益加强，使得

现代化进程中藏族女性的生存环境、生存结构及个人境遇和

追求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改变，由此整个藏族女性文学的

潜在发展轨迹、创作主旨以及创作技巧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

变化。一方面，面对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的冲突，面对时代巨

变和民族传统中因袭的负累，藏族女性作家往往能够直面民

族前行过程中的悲欢，侧重于对本民族文化的探求与追寻，力

图以自己的创作重构新的民族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女性作家

从女性特异的性别视角出发，以敏感细腻的心灵对现实世界

进行独特的体验，并将女性的性别体验上升到对民族生存经

验的体认，在其作品中反映藏族女性在社会嬗变过程中女性

意识由懵懂到自觉的过程。

尼玛潘多的长篇小说《紫青稞》就是这样一部描写广阔社

会生活面，对本民族女性生存状态进行探寻和思考，充满历史

厚重感和鲜明女性意识的优秀之作。它以当代西藏农村儿女

的命运变迁、曲折情路为中心，展开了对现实世俗生活的真切

描写，为我们呈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型期西藏社会真实

的一面。面对藏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也要经历的城市文

明与乡村文明的对立冲突，尼玛潘多既没有一味去美化乡

村，对城市文明持批判态度，也没有片面地高扬现代化的旗

帜，去批判农村的不合时宜，而是将现代化过程中乡村的变

革放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去呈现，通过藏家儿女的悲欢离合展

现时代的风潮。

《紫青稞》以宏大的时代转变为背景，在现代文明的进程

中去看待藏民族前行过程中艰苦的蜕变，以一种理性精神对

民族传统文化心理进行新的审视。“紫青稞”在作品中充满了

象征色彩，代表的是一种苦难、一种坚忍、一种生命的顽强。

“普村是嘎东县各自然村中，离县城最远的村庄，这里恶劣的

自然条件，使紫青稞这种极具生命力的植物，成为这里的主要

农作物。”这里的自然条件是那样的恶劣，然而这里却洋溢着

最热烈的生命力：“只要男人的扎年琴弹起来，女人的歌声就

会和起来，连足尖也会舞蹈起来。无论日子多么窘迫，他们的

歌声从来没有断过，他们的舞步也从没停过。”正是在这样一

种刚健的民族精神的哺育下，普村的男男女女从来都是达观

地对待生活，即使是洪水冲毁了家园，他们也会很快从困苦的

阴影中走出，放声歌唱。藏传佛教和民族传统精神中的粗犷

豪放使藏族人能够达观地对待生命中的苦与乐。然而，这里

仍然有许多阴霾，在贫瘠的普村，传统的等级制度还根深蒂固

地存在着。在旧西藏，铁匠被认为是罪孽深重之人，是黑骨

头，因为他们炼制各种器械，而这些器械常被用于杀生和战

争，而佛教认为杀生和屠戮是罪恶的，所以铁匠在旧时地位十

分低下。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十六法典》，明

文规定铁匠属于下等人，其命价为一根草绳。铁匠的子女也

被认为血液不干净，因此世代被人瞧不起。罗布旦增爱上了

铁匠的女儿措姆，思想传统的阿妈曲宗坚决不答应，她认为自

己一家虽然日子过得紧，但“在村里算得上是有‘身份’的人，

是能和其他村民共用一个酒碗喝酒的人；而铁匠扎西这几年

靠手艺挣了一些钱，家境不错，可毕竟出身低贱，村里没人跟

他们共用一个酒碗喝酒，这是明眼人有目共睹的事情。”根深

蒂固的血统等级观念，使得阿妈曲宗不能接受铁匠的女儿，罗

布旦增为了爱情，出走来到措姆家入赘。也正是因为作为家

庭顶梁柱的罗布旦增的出走，阿妈曲宗家由此渐趋破败，也让

每个家庭成员内心埋上了阴影。达吉爱着铁匠的儿子旺久，

只好把这种情愫潜埋于心底。桑吉爱着出身高贵的多吉，也

因为哥哥的婚事而受到影响，“如果不是大哥突然住进铁匠

家，执意要做铁匠的女婿，强苏家没有理由拒绝他们的婚事；

但现在可以了，一个高贵家族怎能接受和铁匠家沾亲带故的

媳妇。”阿妈曲宗家儿女的悲剧情感由此拉开序幕。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一种传统的等级制度和血统

观念，也逐渐在现代文明与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开始动摇，旺久

凭着自己的精明能干在生意场上如鱼得水，得到了人们的尊

敬，出身与血统不再成为一道屏障，作品写普拉“亲眼看见旺

久身边的人是如何巴结旺久的，假如旺久喝酒，那些人一定会

争着和他共用一个酒杯……”旺久的精明能干，豁朗大度，也

使达吉有了坚固的依靠。虽然与普拉结婚，但旺久却一直驻

留在达吉的心中，而普拉好高骛远、狭隘猜疑，最终失去了达

吉。固守传统观念的阿叔也因为旺久的能干热情而对旺久十

分感恩，连小妹妹边吉也对旺久充满敬意。而与旺久相对的

是多吉，他虽然血统高贵，然而却好逸恶劳，品性龌龊，风流成

性，辜负了深爱他的桑吉，到最后人人厌恶唾弃他，还被抓进

了公安局。可以看出，在社会转型期，传统的门第观念已经受

到了很大的冲击，年轻一辈虽然依然受血统观念的影响，但逐

渐走出历史的禁锢，在情感的世界里开始向自由的天空翱翔。

此外，作品还通过城乡对比，通过森格村与普村的对比，

来揭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城乡差别。普村的人羡慕住在城

边的森格村人，森格村人天然地对贫苦的普村人有种优越感，

但森格村人却对县城怀着一种敬畏的心理。“达吉也一样，喜欢

看县城里的花花绿绿，喜欢县城繁华的样子，和别人不同的是，

她还喜欢县城的名分，生活在县城附近，她觉得自己也变得高

贵起来。”对城市的向往与追求，实质上是对现代文明的追求。

然而，强大的城乡差别，使得我们的乡村儿女倍感压抑。桑吉

到了城里，感受到的不是城市的温暖而是城市的冷漠，“城市再

大，也没有一处墙根会让你歇息；城市再富，也没有一碗清茶

供你解渴；城市再美，也没有一样美丽为你存在。桑吉真真切

切地感受到了农村与城市的不同。”城市在农村人面前，是一

种冷漠的存在。强烈的城乡差异，反映了社会转型期藏区的

真实面貌，在社会发展中，这样一种城乡差异及其给农村人带

来的精神压抑如同内地一样，让我们倍感痛苦和无能为力。

尼玛潘多看到了现代文明对西藏乡村社会的冲击，感受

到了传统习俗对世俗人生的禁锢，并由此反思民族传统文化

的魅力及弊端，写出了社会嬗变过程中必然带来的精神情感

的变化，并通过对普村、森格村、嘎东县城及拉萨生活的描写，

为我们呈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广阔的世俗生活画卷。对民族

前行过程中社会面貌和民众心理的真切描写，使得尼玛潘多

的创作带有极强的现实性，我们能够通过她的抒写去体会一

个民族在时代转型期所面临的生机和精神上的困惑。

作为女性，尼玛潘多又和其他女性作家一样先天地对女

性的生活感同身受，其文本对本民族女性生存状态进行了探

寻和思考，充满了历史厚重感和鲜明女性意识。尼玛潘多以

女性独具的细腻、敏感，通过女性真实的生命体验，展示了西

藏农村女性的生活面貌，以及她们在时代转变过程中面临的

多重考验和精神抉择，传递着藏民族女性独特的生存体验和

价值观念。阿妈曲宗家的三个女儿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农村女

孩的类型。达吉代表着求新求变、一往无前的农村新女性，是

作品中最有生命活力的女性。她性格坚韧、冷静，勇敢无畏而

执著地追求新的生活，为了逃离贫穷无望的普村生活，她义无

反顾地跟随叔叔来到挨着县城的森格村，靠着自己的灵敏、机

智和朴实耐劳，达吉赢得了阿叔的信任，在森格村如鱼得水，

并被县妇联主席赏识，带领贫困妇女组成互助组，制作奶渣和

酥油。虽然创业最终失败了，但达吉却在生活中磨练了自

己。在爱情的取舍上，达吉也完全听从自己的内心，不像自己

的姐姐桑吉那样逆来顺受。她对自身的境遇有清醒的认识，

敢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一个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人，也

是一个在社会转型期能够紧跟时代发展脚步的坚韧的女性。

通过对达吉的描写可以看到在时代转型期藏族女性对自我命

运的把握与女性意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她身上的故事也颇能

折射出现代女性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的艰难蜕变。相对

达吉而言，姐姐桑吉是一个传统的女性，在她身上，更多地体

现了女性隐忍的一面。她性格柔弱、温婉，与妹妹达吉不同，

她保守着乡村的传统习惯，对命运与爱情的选择，也不像达吉

一样具有自己的主张。她爱上了出身高贵的强苏家的小儿子

多吉，仅仅因为朦胧的好感和青春期对爱情的向往便将全部

身心都给了这个不能承担责任的男人。桑吉有了身孕，此时

强苏却流落在城市，过着荒唐堕落的生活，完全忘记了桑吉。

桑吉不得不抛下母亲来到城里去寻找多吉，经历了千般痛苦，

甚至为了生存，还去乞讨，在一次次的隐忍和无望中，销蚀了

昔日对多吉的刻骨之爱。她被命运推动着一步步无可奈何地

朝前行进，苦难与痛苦一直伴随着她前行的道路。虽然善良

的老阿妈收留了她，使得她在城市有了落脚之地，在她最需要

帮助的时候给予她关怀，最终还促成了她与强巴的结合，但我

们也很难知道桑吉是否有个美好的未来。在三姐妹中，小妹

妹边吉尚为年幼，作者用力较少，但从边吉这一人物身上，可

以看到在时代变异的进程中，藏民族的儿女在物质与精神的

双重考验中，她们灵魂的焦灼与困惑。现代化给农村带来了

一些变化，但与此同时也给人们的精神以很大的冲击。贫瘠

的现实与都市生活的繁荣，给女性以很大冲击。尼玛潘多以

细致的笔触描写了在时代变化中的三个女性命运的悲欢，融

注了她对女性生存、民族困境的思考，她的写作没有局限在女

性狭小的个人情感的天地，而是将女性的命运与民族发展的

特定背景联系在一起，从而具有较为深广的历史内涵。

尼玛潘多拒绝对西藏神秘化的表现，她说：“我只是想讲

一个故事，一个普通藏族人家的故事，一个和其他地方一样面

临生活、生存问题的故事。在很多媒介中，西藏已经符号化

了，或是神秘的，或是艰险的。我想做的就是剥去西藏的神秘

与玄奥的外衣，以普通藏族人的真实生活展现跨越民族界限

的、人类共通的真实情感。”她的一系列作品秉承现实主义道

路，揭示西藏当下生活中普通人生存的困境和他们的精神追

求。《城市的门》是小说《紫青稞》中的片段，着重刻画桑吉到达

城市，经历了各种痛苦，写出了城乡差别和女性所要忍受的生

存之痛。《琼珠的心事》写农村姑娘琼珠去拉萨参加了一场体

育大赛的开幕式，暗恋上舞蹈指导，回到农村后她陷入暗恋的

无望痛苦中，受到家人和村中人的冷嘲热讽。终于有机会再

次进城进行藏戏表演，然而琼珠才知道，她暗恋的舞蹈指导已

经结婚。作品写出了城市与农村的隔阂，写出了女性内心隐

幽的世界。《协噶尔村的央宗》写央宗的丈夫从牧区带回来一

个女人，这对倔强的央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在央宗的丈

夫要带这个女人回牧区老家的时候，央宗诅咒了丈夫，丈夫因

翻车死去。后来央宗明白了这个女人并不是丈夫移情别恋，

而是为了信守承诺照顾他恩人的妻子。等明白这一切的时

候，央宗十分痛苦，她想不明白丈夫为什么不告诉她这一切，

也为自己诅咒丈夫而后悔不已，决定出家为尼。《针尖上的日

子》写的是一个从小县城调到拉萨来工作的女子的心路历程，

来到城市，面对人生地不熟、面对工作和情感的困惑，她承受

着很大的压力，犹如在针尖上过生活。这些短篇小说都涉及

到女性的生存之痛，她们在现实中的苦苦挣扎，作品对女性内

心隐幽世界的描写细腻而又真切，有着感人肺腑的力量。

西藏是一块文学的沃土，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藏

以其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走向中国文坛的前沿阵地，虽然在

90年代以后文学创作一度趋于平静，但藏族作家一直没有停

止对艺术手法的多样化探求。尼玛潘多吸收着现代主义的营

养，然而她又秉持着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不仅在深入细致地观

察和表现生活上显示出了冷静而理性的成熟态度，而且在人

物塑造、细节描写和主题开掘等方面，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探索

精神。她的创作在伦理精神和宗教传统的处理方面，包含着

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她关注现代化进程中普通农民的生存

困境和他们的苦苦挣扎以及在苦难之境中为了生存和尊严所

付出的努力，她深刻地表现着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生存困境

以及人们在这种困境下对生命的激情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洋溢着一种鲜活的生命力，这使得尼玛潘多的作品犹如雪域

高原上的紫青稞一样，独特地存在，充满勃勃的生命活力。


